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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探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过程中，了解西方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观点、态度是非常重要
的。Ｎｅｌｓｏｎ　Ｇｒａｂｕｒｎ是当下西方著名的人类学家，他不仅擅长诸如旅游人类学、博物馆、北美原住民文化等
的研究，对无形文化遗产也有深度研究，并长期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文化遗产各种会议和地方（日本、
葡萄牙、北美）遗产保护实践。Ｎｅｌｓｏｎ认为，遗产就是人们意识到需要去保护的那部分文化。不同国家有不
同的历史、不同的环境和不同问题，因此努力探索自己国家更为合适的ＩＣＨ（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体系
是全球普遍的过程。在今天的中国还应特别强调遗产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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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语境：觉醒的怀旧

　　彭兆荣：首先，我来说明一下，今天之所以邀
请您做一次访谈，是因为近期我获得了一个国家
重大课题：中国ＩＣＨ体系探索研究。我的出发点
是：中国遗产丰富，种类繁多，但却没有建立自己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直到现在，我们国家使
用的体系一部分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然
这个体系又有一部分来自于日本及其他国家。当
下我国实行的主要是“工作性质”的，并未从理论
范式的高度解决体系问题，而我们这个课题就是
要找出中国自己的ＩＣＨ体系。今天的访谈要谈到
ＩＣＨ的概念。

Ｎｅｌｓｏｎ：这个词在英文表达中（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的造词方式有其特点。“ｉｎ－”的意

思是“ｎｏｔ”，是作为前缀使用的，如“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独立的）就是“ｎｏｔ　ｄｅｐｅｎｄ”（不依赖）。我认为所有
的社会都有ＩＣＨ，有些使用“ＩＣＨ”这个词，但并非
所有的都用“非遗”这个词。命名时也并非总是刻
板和一成不变。在变化不快的社会，人们不太需
要担心，因为在不断再生产它的文化和传统。而
当社会飞速变化时，人们才突然间意识到，一些重
要的东西正在失去。所以，我们可以说，遗产就是
人们意识到需要去保护的那部分文化。而那些剩
下的没有被意识到受威胁的文化则不会被纳入遗

产范畴。
我们在许多案例中发现，遗产观念的出现都

是社会重大变迁所造就的。在西方，遗产观念的
出现和工业革命有很大关系。工业革命以来，都
市化进程以及大学教育的出现，各地方语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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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逐渐消失，农场主和农民开始向城市移动，成
为产业工人。此时，一些知识分子发现传统的社
会正在丢失一些东西。欧洲很多社会学家认为，
欧洲乡村的核心就在于人们世代务农，并因此催
生了欧洲的民俗。民俗作为民间智慧和遗产在工
业革命的进程中正在丢失。所幸的是，人们意识
到它们正是欧洲社会独特性的基础。而今的都市
化无处不在，到处都是一样的大楼，我们的独特性
不再有了，于是人们开始怀旧（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怀念自
己家乡以及自己民俗诞生的时代……于是，许多
运动应运而生，最著名的是艺术和手工艺运动（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ｒａｆ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①。该运动始于１９世纪，当时
的知识分子和富有阶层认为：我们现在所有东西
都是机器制造的，传统的手工业将如何面对？手
工制作有其特点，即是你所做的东西，是你的产
品，关系到你的声誉，与你的人性相通，手工制作
的整个语境都与你息息相关。机器造物却没有。
于是，一些社会精英和富人开始学习各种传统手
工艺，记录保存各种口头民俗传统，他们住在那些
具有传统民俗的村子里，向普通人或民间乐队收
集整理，他们会写，懂得记谱，甚至请来摄影师拍
照片。这个运动非常大，影响了欧洲和北美，大约
有５０００多名成员参与，人们记录乡村里受到“威
胁”的所有东西，以及那些还在操持的传统，如母
亲日的着装等。
西方的殖民历史则以另一种方式催生了殖民

地的怀旧运动。殖民统治的一个目标，就是把亚
洲、非洲殖民地“欧洲化”，让殖民地人民向欧洲学
习，甚至把孩子们送到伦敦等地学习英语、学习科
学技术等，这些知识的传播让殖民者觉得当地人
都和自己一样。但是，后来殖民者开始意识到他
们破坏了殖民地的文化。于是诞生了另一个怀旧
运动，怀念那些被殖民者破坏的文化。这一运动
同时影响了殖民者本身，英国和法国在保护殖民
地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开始保护他们自己的民俗和

遗产。在印度尤甚，法国人和印度人都开始怀旧，
每年举办大型的民俗竞赛活动，聚焦于民俗歌、
舞、纺织，给优胜者以奖励和名号。
所有这些都应该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

产历史中，因为它们试图保护有价值的东西，能意
识到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丢失，如何去保护。在欧
美及其殖民地遗产运动之后，日本是一个很好的、
有创造性的例子。日本人很为自己的历史骄傲，
在民间，有专业的志愿组织类似欧洲中世纪的“行
会”（ｇｕｉｌｄ）———为了某些意愿志愿加入的组织。
当时的日本，很多传统手工艺都没有地方立足了，
如手工蕾丝和酱油，于是行业内的人们志愿组织
起来保护和存续它们。日本的工业发展以及殖
民、战争等缘故，国内几乎所有东西都损失殆尽。
美国人到日本后，他们试图帮助日本社会复苏。
一些日本人找到美国人说，你们为什么不保护那
些独特的ＩＣＨ？那些手工艺、歌舞和表演都是我
们社会的传统，而那些持有传统技艺的人要么艰
难度日要么去世了，我们需要做点什么。于是在
美据时期，日本发明了一个观念，即“人间珍宝”
（ｌｉｖ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ｓ），以寻找那些珍视和保护
原住民文化财产的人。
彭兆荣：那么是西方人帮日本在保护这些遗

产？

Ｎｅｌｓｏｎ：不是，全部工作都是日本人自己在做。
但日据时期美军给了这些工作一个平台，当时他
们要帮助日本恢复，让日本重生，就像是重新点燃
木柴的引火。日本人自己复兴了行会，创建了自
发的保护组织，保护各种不同的手工艺。“行会”
在全球都是很重要的观念，是一个自发的、保护性
的合作组织，某一行业内的人们，维护行业的标
准，让技艺以恰当的形式传承下去，同时阻止其他
人进入此行业。有的遗产很容易保护，因为从业
者多，行会就强大，有的则非常难，从业者稀少，很
难组成行会自我保护。总之，“人间珍宝”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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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者注：旧时（１９０５年首次译介入中国）译为“工艺美术运动”，邵宏主编的《西方设计：一部为生活制作艺术的历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认为过去的翻译不好，没有彰显该运动的核心：这场运动试图改变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家与手工艺人相脱离的状态，弃除工业革命所
导致的设计与制作相分离的恶果，强调艺术与手工艺的结合。因此邵宏建议采用“艺术与工艺运动”这一更准确的直译名。在国内，该运动多被
纳入设计史的范畴，译者综合各相关文献大致可将国人对该运动的认识归纳如下：通常认为该运动的时间大约为１８５９～１９１０年，其起因是针对
装饰艺术、家具、室内产品、建筑等，因为工业革命的批量生产所带来设计水平下降而开始的设计改良运动，意在抵抗工业大批量生产而重建手工
艺的价值。运动的推动者为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等人，也参考了中世纪的行会（Ｇｕｉｌｄ）制度。得名于１８８８年成立的艺术与手工艺展览协会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ａｆｔ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该运动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设计史发展。在美国，艺术与工艺运动一般指显示了新艺术运动和装饰艺术运
动（或译装饰风艺术）之间时期，即约１９１０～１９２５年间的建筑、内部设计和装饰艺术，但其具体涵括范围比欧洲大陆更广泛。参考：维基百科“艺
术与工艺美术运动”词条。ｈｔｔｐ：／／ｚｈ．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２０１２－０６－１６］．



在日本大获成功，因此迅速推广到很多国家，如韩
国。这是一个能有效保护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
制度，它保护了前工业时代的文化。
中国也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当下尤甚。大家

都学普通话，村里都通电，有了电视机，所以传统
的东西都变得危险了。这与之前讲到国家是同样
的情况。当然，中国很大，有更多的农村、更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更需要传承。所以，你们需要
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东西，逐步进行保护工作。但
是中国还没有像日本那样的保护组织（行会），当
然可能在某些领域，如音乐领域有这样的组织。
彭兆荣：据我所知，您提到的欧洲这种以行会

形式汇入到对特定的、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
的工艺技术的保护有其特殊的历史和语境的理

由，比如工业革命的发展，导致大量民俗性手工艺
的消亡，以及艺术的专门化、专业化，出现了艺术
与手工艺分离等状况下产生的，而日本的情况有
所不同，日本的行会是由当地人自己组织的吗？

Ｎｅｌｓｏｎ：是由从业者自己组成的，以保持自己
的专业性。在日本，不少城市都有拥有强大势力
的行会，很多强大家族在战时严重创伤，然后他们
通过行会的凝聚力得以重生。在日本，艺术家和
手工艺者有很大的区别。也许中国也是一样。艺
术家是上层精英，有创造力的，他们作品是都有版
权的。手工艺者则不用深思熟虑、只不断重复他
们的技能，技术性的制造，所以他们并没有知识产
权，但社会需要这些制品来保证运转。事实上很
多国家情况不是这样的，尤其是美国，艺术家和手
工业者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几乎所有具备手工
艺专长的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在欧洲和美国，
百衲被（Ｑｕｉｌｔ）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非工业时代手工
技术，通常来说它是手工制品而非艺术品，就是女
人们为家庭制作使用或送人的礼物，并不是很重
要的东西，也没人觉得这些东西有放到博物馆的
必要。但一两百年之前，有些收藏家开始在老房
子里保存这些东西，博物馆学者认为它们是此区
域的传统，已有百年的历史。因此，那些由祖母缝
制出来的床单或送给某人的结婚礼物，现在变成
博物馆的展品、收藏品，被编目在册。现在妇女们
并不再为了实用而操持百衲手艺，而像是在作画，
成品是用来做装饰的。总之，这些手艺制品现在
变成了艺术。
中国也需要审视这个问题。通常情况下，由

女性制造的物品会被视为是手工，并没有特别的
价值，而男性制造的物品，多半会被视为是艺术
品，是有价值的，且会得到高度评价。这是社会结
构造成的。在西方，尤为重要的是社会上层（皇
族、贵族）和下层（普通农民）的制造物之间的区别。
社会下层制造的物品不是被视为艺术而是手工，
没有蕴含很多的智慧与思考，只是自动化的制作
而已，但是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则不同，他们可以制
作出可与上帝造物媲美的东西。现代社会打破了
这些不同阶层产品的区别，尤其是在美国，所有的
制造物都可能会被视为艺术品，手工制品也有了
它的价值，几乎等同于艺术了，我们看在美国有国
家工艺品展，国家还会褒奖这些工艺品，它们有价
值了，被收藏进博物馆，展示、教育人们，而不仅仅
是穷人和普通人的东西了，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彭兆荣：艺术与手工艺具有相同、相似的特质

与特点，它们与所谓的ＩＣ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
史范畴，请您谈谈二者间的关系。

Ｎｅｌｓｏｎ：事实上，艺术（ａｒｔ）和手工艺（ｃｒａｆｔ）在
词源上意思是一样的。ａｒｔ的拉丁词源是ａｒｓ，也来
自法语的ａｒｔ，意思是制造的技术，拉丁语和拉丁语
系地区均为此意。Ｃｒａｆｔ是一个德语词汇，意思也
是制造的技术（ｓｋｉｌｌ）。从源头上讲，英语和德语有
关，部分英国人来自北欧，即盎格鲁－萨克逊地
区。自１０６６年起英国被法国占领，上层（皇族、贵
族）开始说法语，而大部分英国人则是仆人或工
人。于是有了社会阶层的分层，上层人用“ａｒｔ”来
指称制造的技术，而下层人使用“ｃｒａｆｔ”，因为他们
是盎格鲁－萨克逊的后裔。这就是艺术和手工艺
的不同。同样的情形还有，上层的就是歌剧，下层
的则是民歌。在中国也是如此，就汉字而言，下层
人民是不关心书法的，有些少数民族的人甚至没
有文字，现在他们的一些东西也被称为遗产，因为
有了怀旧。很多东西都被破坏了，在现代社会这
样的情况犹如欧洲工业革命时发生的一样。
至于艺术和ＩＣＨ，二者之间很难说有明确的

区别。活态的艺术（Ｌｉｖｉｎｇ　ａｒｔ）都是ＩＣＨ，牵涉到
制作（ｍａｋｉｎｇ）、传统、赋值、意义的，仍在使用的都
是ＩＣＨ，而挂在博物馆、艺术画廊墙上的死的艺术
则不属于ＩＣＨ。但更重要的是语境，ＩＣＨ通常出
现在遗产语境中，通常涉及到濒危、保护、与时间
性相关。而ａｒｔ通常出现在审美的语境中，通常涉
及到审美、创造、激发、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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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兆荣：如果一片“百衲”作品被收藏，放在博
物馆里，美国人倾向于用ａｒｔ，ｃｒａｆｔ还是ＩＣＨ去称
呼它？

Ｎｅｌｓｏｎ：当然是ｃｒａｆｔ，这个词总是与妇女或非
欧洲人相关。但如之前说过，ａｒｔ与ｃｒａｆｔ之间的界
限开始模糊了。泰勒（Ｅｄｗａｒｄ　Ｂｅｒｎａｔｔ　Ｔｙｌｏｒ）把文
化定义为可以习得的，让人记起的事物，分为物质
文化（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和精神文化（ｍｅｎｔａｌ　ｃｕｌ－
ｔｕｒｅ），后者通常属于ＩＣＨ。
在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强调遗产语境，因为

社会发展太快了。２１世纪的中国犹如１９世纪的
英国，社会发展太快，对很多即将流逝的、濒危的
传统表现出特别的关注。相反，发展不太快的社
会则不太强调这些。
西方学者研究原始艺术（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ａｒｔ），反思

西方主流艺术观念。有学者提出：为什么没有伟
大的女性艺术家？西方艺术———严肃主流艺术的
基础是裸体绘画，这是妇女的禁地，除了伟大艺术
家的情人或上层社会的女性之外，很少有女性能
接触到。１９世纪前，启蒙教育、公共教育并未普
及，只有上层社会有投票权，下层社会和妇女均被
排除。这让上层社会及其男性按照自己的品味来
规定了西方主流艺术的观念、标准和整个领域。
而非西方的原始艺术基本被作为（私人或博物馆）
收藏品出现，并按照西方人对艺术的理解被解读、
欣赏和评估，西方人根本不在乎这些“艺术品”的
创造者及其在社区本来的意义和解读。如毕加
索，很早就收藏了非洲人的雕塑，他按照形式／形
状（ｆｏｒｍ）、线条、颜色等西方的艺术单元去分析它、
模仿它，你能看到有些毕加索绘画作品简直就在
“复制”这件非洲雕塑。
彭兆荣：那么，当下非西方的艺术教育是否会

改变本社会有关艺术的观念？

Ｎｅｌｓｏｎ：当然会，但这其中也有创造和合流。
年轻人们也试图创造新的东西。我有位博士研究
生研究非西方的艺术观念，然后自己开始设计衣
服，在美国，她设计的服饰成为奢侈品。她所研究
的艺术观念成为她进行艺术创造的灵感。
总而言之，中国的社会经历了很多动荡，日本

侵华战争、内战，包括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今天中
国已足够强大，有实力来重新思考过去被破坏的
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像您这样的学者会关注这个
遗产的话题，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保护。纵观全

国，诸多拥有不同过去的群体正在大量移动，需要
去收集、记录他们的历史。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在
非遗保护中要有战略步骤，现阶段首要的任务是
找到那些依旧知道和记得过去的人，如成都的皮
影博物馆。第一步是有钱人去收集这些皮影，一
点一点的，第二步是把这些东西逐渐放入博物馆，
第三步需要找到那些能让这些皮影活起来的人，
然后要有相关的教育，让艺术院系的学生回来学
习如何去做，再教给别人。现在皮影博物馆所处
的阶段就是找出那些人让皮影活起来的人。

　　二、体系：动态的操行

　　彭兆荣：美国有自己的ＩＣＨ体系吗？

Ｎｅｌｓｏｎ：有的，甚至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更
为复杂，它有一系列重要的奖励性标签，来自不同
的国家级基金会，如国家艺术基金会（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ｔｓ）、国家人文基金会（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奖励针对三
类人：美国公民；美国原住民，如印第安人；进入美
国的移民中持有特殊、濒危技能的人，他们或在本
国不受任何保护，如南印度一种特别的声音。国
家通过给予荣誉，给他们赚钱的机会。此外，史密
森尼研究所（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也通过研究、记
录，甚至举办节日来保护美国和全球各类ＩＣＨ。
彭兆荣：我们试图为自己国家找到一个更合

适的ＩＣＨ体系，而不仅仅是借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您如何看待这个努力？您是否认为西方和
东方在ＩＣＨ的理解上有本质的区别？

Ｎｅｌｓｏｎ：我认为这样的努力和探索过程是全球
普遍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环境
和不同问题。在这方面，亚洲和西方之间并没有
太大的不同。每个国家有其遗产的集体性，尤其
是独有的历史问题，中国、日本虽然都在亚洲，但
都有自己的问题。如日本的问题是自己把自己弄
坏了，然后美国为复兴日本，输入大量的医药、食
物、种子、树木……。所以今天的日本仍有更复杂
的复兴问题。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变化太大。她
拥有很长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长得多。美国的
历史很短，但是她征服了大约２０００多个不同的原
住民群体，然后试图教育他们，让他们变得“文明”
起来。因此，现在是需要反过来保护原住民的文
化，让那些受过教育的美国原住民成为自己文化
的领袖，去保护自己的文化。几乎所有美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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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族群研究，它们实际上都是美国原住民的研
究。黑人研究从奴隶研究开始，与非洲研究相关，
但更多关注在美国本土发展起来的黑人文化。还
有美国本土西班牙人、墨西哥人研究，他们的文化
还活着，但语言可能正在消失，所以他们思考自己
的问题。
大部分多民族国家，拥有诸多地方性文化和

知识，但突然间它们都在消亡中。所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作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创造了一个世
界团体来提醒、监督各国，为大家提供ＩＣＨ的体
系，帮助大家意识到本地传统和知识的消亡，解决
那些从“国家”的层面难以自觉的问题，提醒大家
意识到他们丢失了些什么、丢失了多少，他们的教
育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年轻的一代。
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是有帝国主义特色

的，这个组织主要源自欧洲传统。但不同国家的
领导人和知识精英，尤其是非／前殖民主义的，如
印度尼西亚、非洲、中国和日本等相信：现在我们
分享ＩＣＨ价值，以应对文化多样性、生态、自然和
农业的保护以及都市、电子社会所带来的问题等。
可以说，全球现在都陷入了怀旧，因为现代价值完
全征服了世界。但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保护方
式。日本有自己成熟的体系，并已在很多国家复
制。中国不仅要有ＩＣＨ体系，同时也要有有形遗
产（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体系，中国需要保护自己区域
性的、本土性的东西，故而就会有体系。所以，当
我们谈体系（ｓｙｓｔｅｍ）时，很多国家的体系都与价值
有关，这才能确定什么是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
需要保护的和不需要保护的。但这有一个危险，
而且非常严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
是委员会选择的，用来教育各国，说这是具有普世
卓越价值的。这就意味着，地方社区需要去认同
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然而，地方社区也有自己
的政治，他们也许会说：我们不要他们来提名我们
的东西。现在就有很多地方组织拒绝将当地成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地，理由是不喜欢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告诉自己做什么、怎么做。印度有
一个非常著名的寺庙，拒绝加入世界遗产名录，他
们要自己来管理。类似的案例很多。什么是普世
价值，什么是国家认为重要的，以及什么是当地人
选择去做的？这中间存在很多的差异。我不太确
定中国的情况，是否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政
府想要提名，而地方反对的？

彭兆荣：从现在情形看，中国的ＩＣＨ是由政府
主导下的价值、事件和行为，是自上而下的，因此
多数情况下本地人是被动的，政府在主导申遗工
作。
Ｎｅｌｓｏｎ：这是非常危险的，政府可能会决定这
个地方的文化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给外面的世

界。
彭兆荣：不过，本地人也是非常高兴的，一旦

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有更多赚钱的机会。

Ｎｅｌｓｏｎ：是的，不过也有人不这么想。我的一
个中国学生告诉我哈尼梯田的例子。哈尼人生活
很艰辛，在梯田里辛苦劳作维持生计。因为照片，
他们的梯田广为人知。地方政府希望梯田能成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这一
文化景观是自然遗产，更是当地人千年不间断耕
种形成的，这又使其成为文化遗产。哈尼人对现
状不满意，说这些人到我们这里来拍照，带走照
片，但我们一无所获。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发展旅
游来帮助当地人获得经济收入，但效果不太好。
当政府组织申遗时，哈尼人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是要买他们的这些田地，以为可以挣很多钱。
但没有人会为此付钱的。如果梯田列入名录，我
如何能保证梯田不变？

地方政府在推动当地人申遗时有可能造成当

地社会结构的分裂。有些人认为提名可以赚钱，
所以同意申遗，但另一些不这么认为，他们没有达
成一致。当地农民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没有受
到太多教育，不太熟悉他们要面对的事态。如果
哈尼梯田成为世界遗产，就必须保持种植，维持梯
田的原样，如此一来，这些哈尼人将永远只能和泥
土打交道，维护梯田，并成为别人观看的对象。也
有当地人说，摄影家们通常在春天田里有水无稻
的时候来拍照，水映照天空，非常漂亮。那么我们
可以让梯田一年都保持这个样子，大家给钱来拍
梯田，我们就会变得很有钱，然后可以从城市买
米，不用再自己种了。种种误解也造成当地人的
一些问题。一些人得到好处一些人没有。
这就是国际、国家政策和地方之间的互动。

正如旅游给很多受教育少的社区带来的影响一

样，当地人并不清楚这些新引入系统的意义，不清
楚到底要做什么，会如何被卷入其中。因此，人类
学家要站出来研究，并帮助他们。我们需要很长
的时间去保护那些“突然”间属于全球人的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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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会说，我们要像其他人一样有钱，我们要离
开这里到城市去，而这可能导致地方文化、语言的
毁灭。在日本、欧洲和北美很多地方都有类似情
况，也许中国也有些地方文化变得破碎，人们离开
故土，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某种程度上，老人教育
孙辈是件好事，老人可以教给孩子们地方文化。
彭兆荣：您谈到的问题在中国确实都有不同

程度地发生，中国是一个极其复杂、多元的社会，
同一个东西、同一件事情、同样的价值主张在社会
的不同社区、不同族群中可能产生不同的反映和
结果。这也是我们课题组必须面对的难题。在建
设自己的ＩＣＨ体系时，您认为有哪些东西需要特
别注意？

Ｎｅｌｓｏｎ：对你们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认定（ｉ－
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没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关于“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的定义，它取决于价值。人类学是最能在
当地文化中发现地方价值的，但很多时候只有意
识到地方文化已经消失了我们才知晓有这样的文

化，它们不再回来，我们只能保护正在消亡的文
化。
最近我曾参与一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ＩＣＨ名录的专家考察活动。在葡萄牙有一种特殊
的音乐，叫Ｆａｄｏ①，主要是咏唱生活的艰辛和不幸，
听歌的人也总是会悲伤流泪。有一位里斯本的人
试图让其成为世界遗产，聘请了两位音乐家来研
究Ｆａｄｏ，发现其始于１９世纪初，是一种工人唱的
歌。那些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发现工作如此艰辛，
未来如此渺茫，世界怎么变也不会美好，累瘫的工
人们或无聊或酩酊大醉后唱就这种歌，然后大家
哭作一团。后来在里斯本流行，有些Ｆａｄｏ歌者甚
至成为歌唱家，制作了录音带，赚了钱。现在Ｆａｄｏ
已不再是工人们自叹自怜的歌谣，而是当地人为
之自豪的东西，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将
其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出访伯克利。葡萄牙另
一城市昆布拉，也有类似的艺术形式，早在三十年
前就非常有名了，有自己的版本。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认为这确实是一项伟大的艺术形式，但是需
要告诉我们它的范围？是否包括昆布拉的版本？

负责组织申遗的人说，昆布拉的不是Ｆａｄｏ，我们只
要自己的Ｆａｄｏ，我已经花费了这么多钱来研究Ｆａ－

ｄ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说，好吧，由你们自
己来决定，但请告诉我们哪一个才是真正的Ｆａｄｏ，
否则我们无法考虑提名的事情。现在似乎是两个
版本都囊括进入名录，两个都有价值，而且葡萄牙
人对两个版本都感到自豪。而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接洽的葡萄牙政府却与里斯本那个人立意不

同，政府打算做旅游开发。所以你们需要考虑到
不同层面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在很多地方，包括
小镇上，有不同群体在争论究竟哪个的传统才是
真正的，甚至行会说，你们大家都不要搞了，都不
是真的，我们才是真正的、最好的、专业的，我们都
到首都表演了，因此我们才是正宗。这里涉及到
语境的转换。你们不能从社区里拿走任何东西，
因为社区为之感到自豪，但一旦进入现代遗产的
语境，某一个被选择出来提名和褒奖，在国际上获
得声誉，得到来自社区之外诸多层次人们的关注，
这个对象就自然会面对诸多问题。面对文化变
迁，外来的研究将挖掘出新的东西。在近几百年，
我们愿意去保存很多成为旧风尚的东西，因为它
让人们产生怀旧情绪，于是它们渐渐成为遗产。
其次，ＩＣＨ的核心是行动和展演，即人们在实

践过程中保持其活态，而不像绘画、雕塑、建筑等
可存放在博物馆。要随时保存活态，这种活态才
是有益的。从某些方面来看，旅游是有益的，可以
给人们不断实践的机会，但有时候也造成各种麻
烦，因为你不知道现在操作的究竟是否是原来的
样子。今天在英国，人们总说“传统是昂贵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那些和“传统”沾边的东西
通常意味着要花费更长时间，可能关涉稀有材料
和精细的手工、缓慢的工序。在追寻快速生产、成
本低廉的今天，传统因此变得独特而昂贵。去年
我去台湾，当地一位著名的旅游社会学学者带领
我们去参观她帮助的台湾原住民社区，她力图帮
助当地人保持践行、表达自己的文化，实践了很多
方法，比如让一家原住民专做自己的传统食物来
招待客人，很多食物我从未听过见过，后来这家人
到电视节目中表演如何做传统食物，因此出名了，
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餐馆。
我们再来说一个兼具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案

例。某个基督教群体为保持其本土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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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帮助他们创建了一个作坊，用竹子制作一种
传统的小型乐器。他们先把竹子切片，在中间的
切片中系上绳子，然后可以吹奏。一共耗费了两
天！就教你制作这样小小的一件乐器。我们观摩
了完整的活动，我惊讶地发现制作这小件乐器居
然需要如此多的技巧，这个过程显然不像去买一
个那么简单。但也有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不直接买
一个中国制造的塑料乐器呢，吹奏的效果还更好。
事实上，你需要深入研究竹子的类型、处理竹子的
工艺，包括砍、削、片等，所以“传统”是要花费大量
时间的。现代社会只是用程序把一切简单化，直
接跳过制作而去购买这样的东西而已。因此，如
果要保护传统存续是需要大量专家花大量精力

的。
这些传统的保持在现代社会中需要各方面的

支持，尤其是当年轻人们的欲望越来越多，他们根
本不会坐下来安静的做一件“传统”的事情时。我
们需要做的就是，支持专业人员来保护、保持传
统，别的人则通过购买或者关注来支持。我们无
法强迫人们都去践行传统的事情。事实也的确如
此，在欧洲，然后是美国都可以看到通常是知识分
子致力于让传统保持活力，正如你们所做的一样。
彭兆荣：我们在为中国定制遗产体系时分了

几个步骤，首先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体系，其
次了解典型的ＩＣＨ体系，如日、韩、澳大利亚、新西
兰，然后做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有十个点，包含了
不同地域、族群、生态的点。同时，广泛阅读和查
询中国古代的相关典籍，进行多层次的讨论，在此
基础上确立中国ＩＣＨ体系的框架。然而，ＩＣＨ的
一个特征就是活态的、动态的，这也是我们遇到的
一大难题。
Ｎｅｌｓｏｎ：所有的体系包括国家的体系都是有弹
性的，不能说在每一个时期都适用。比如中国历
史上族群的分类和数量也是变动的。政府非常难
以一直保持刚好５６个民族。因为不同的群体都
在接受教育，相互融合、了解和交流。我在中国的
时候，了解到有个广西的村民，不记得哪个村落
了，他搬迁到龙脊，拜访另一个村落，于是借用了
侗族大歌，说是自己的，然后组织了侗族大歌表演
团体到处演出。他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人，不
好说他好还是坏。这样的案例经常发生，他只是
利用遗产赚钱而已。在商业化与遗产认定的关系
中，需要非常仔细地审视这些新的发展。商业化

很难说它是坏的。今天的唐卡与１００年、５００年前
一样地繁盛，正如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艺术，它们
都商业化了，但商业化中的唐卡还是拥有非常典
型的藏文化特质。或许有的藏族人不喜欢其他的
人参与到唐卡的制作产业中来，但现在有人为了
赚钱假装是藏族人，当然一定还能找到一些年轻
人，可能就是藏族的，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唐卡的
技艺。中国的年轻人也一定与西方的一样拥有很
大的创造力。所以得动态地看待体系。

　　三、保护：昂贵的传统

　　彭兆荣：我喜欢你说的“传统是昂贵的”这句
话。中国的现状是，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渗透着经
济的味道，尤其是年轻人，我想要告诉他们传统是
非常昂贵的，这是一种价值观。但我们首先要了
解一种价值观是如何建立起的，以及它是如何被
改变的。人们都知道老古董很昂贵，却不这样看
待那些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人们知道文物很
贵，却往往忽略了“文”赋予的“物”的价值，因为“价
值”被经济（钱）替换掉了。而“传统是昂贵的”有助
于让人们明白真正有价值的恰恰是“文（传统）”而
非物，传统是无形的和非物质的。

Ｎｅｌｓｏｎ：这需要区分经济为不同部分，如政府
做很多事情并没有赚钱，还有的尽管没有当下的
经济效益，但我们知道必须去做。如保健也是非
常贵的，人工、设备等等，保健犹如传统一样昂贵，
它不能完全由现代机械替代，多少有点传统的意
味，非常精细和昂贵。
日本人在这一点上非常聪明，他们叫那些拥

有高超传统技能的大师为“人间国宝”，这些人就
像是珠宝一样的珍贵。
彭兆荣：１９世纪英国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是

否推动了“传统是昂贵的”这一理念？
Ｎｅｌｓｏｎ：那些知识分子称为“艺术和手工艺”的
实际上来自下层社会，当时它们很快进入上层社
会，尽管它们基于传统，但很快变成非传统的，变
为收藏家们的新领域，变得非常流行。在今天的
澳大利亚或德国，乡村的民众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并将其保存下来，成为艺术和手工艺复兴（ｒｅｃｏｖｅｒ）
运动的一部分。
介绍一个美国的案例。西北海岸一个印第安

人部落的自然环境资源丰饶，有令人惊叹的雕刻、
丰富的舞蹈和音乐，这些众多的艺术形式享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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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这里盛行“夸富宴”（ｐｏｔｌａｔｃｈ），用以夸耀我是
多么丰产和富有，也伴生了极丰富的艺术表达形
式。我当时受聘于美国政府前去考察，政府不再
允许这种夸富宴，太浪费了，所以当地人慢慢转为
基督徒，做渔民、工人或农民，不再操持过去作为
夸富宴一部分的那些伟大艺术，只有一部分人在
做旅游纪念品时保留了部分传统艺术。与此同
时，社区逐渐变化，有的地方变得比别的更富有，
有的则保持更多传统艺术。１９５０年代末，当在很
多村落里都找不到这些艺术（它们大都被以物的
形式收存于欧美各大博物馆中）的时候，一个叫
Ｂｉｌｌ　Ｈｏｌｍ的艺术老师决定研究这些印第安人艺
术。他在欧美各大博物馆去观察、分析馆藏的这
个印第安部落的艺术，探究它们是如何制作出来
的。后来他通过童子军（ｂｏｙ　ｓｃｏｕｔ）运动教会孩子
们原住民们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如手工制作石器。
中国有这种运动吗？这是非常重要的，它是２０世
纪世界上最大的运动之一，即教育都市的孩子们
如何用手在乡村（或非都市）生存的能力（ｓｕｒｖｉｖｅ
ｂｙ　ｈａｎｄ），如生火、钓鱼、修路等。当地印第安社区
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Ｈｏｌｍ甚至自学当地一种
印第安语言，他找寻并求教于当地老的手工艺人，
再回到学校里教孩子们做。这些孩子们又反过来
教家长们做手工。当地印第安人引以为豪，他们
在自己的学校里教授自己的手工艺，或（被称为）
艺术，培养了不少本土艺术家，他们当中甚至出现
了享誉世界的艺术家，其作品出口到很多国家。
他们做的东西和祖先的一样好，甚至更好。可以
说是，他们完全复兴了这些艺术形式。
在新西兰也是如此，童子军学习如何手工生

存，这种怀旧方式风行世界。这是艺术和手工艺
复兴运动的一部分。过去为贵族们所不齿的、下
层百姓的、妇女们的手工艺现在也被视为艺术了。
２０世纪的毛利人用传统手艺做旅游纪念品，有一
位白人学习毛利语言和文化，推动当地毛利人再
创造当地的艺术和手工艺，这也使得当今毛利人
的艺术和手工艺得到较好保持。现在年轻一代毛
利人和美国西北海岸印第安人，不想循规蹈矩重
复祖先们做的，他们更想象其他的艺术家一样，基
于传统进行创作，以表达进入２１世纪的现代毛利
人或西北海岸印第安人及其文化，这在当地部落
引发了争论。有人说你们这是背叛祖先，我们拥
有的一切都是继承了祖先们的遗产，我们不能做

任何超越传统的事情，我们必须坚守祖先的传统，
做得和祖先一样好，或者比他们更好。然而，年轻
的，生活在都市从事艺术活动的一代则说，你们都
是懒惰的，只是活在祖先的庇护下，没有任何创造
力，只是重复，你们并没有繁荣我们的艺术，我们
将要去冒险，与世界上其他艺术家一比高下。
今天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国，原住民艺术都被认为是伟大的，并与白人艺术
家一起跻身于国家的艺术殿堂。他们的作品甚至
成为机场等公共场所的标志物。在加拿大活跃着
大批因纽特艺术家，拥有很大的声誉。
现在再回到第一个问题，什么是ＩＣＨ？在上

述的两个案例中，究竟什么是ＩＣＨ？祖先那里继
承的（这还是白人专家帮助复兴的），还是本土年
轻人们致力于去创造的？你认为这是ＩＣＨ吗？
彭兆荣：我想都是，因为ＩＣＨ本身除了继承传

统之外，也需要在新地历史条件下进行“发明”和
“创新”，这也是ＩＣＨ“活态”的原则。

Ｎｅｌｓｏｎ：的确如此，很多人只是假装文化没有
变化，实际上文化一直都在变。虽然这不是原始
的样态，却是我们按照原住民的观点创造的现在
的艺术形式，这就是“无形的精神”（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ｓｐｉｒ－
ｉｔ）。因此，很难明确地界定ＩＣＨ从哪里开始，到哪
里结束。在日本和中国，首先需要关注老传统，看
它们是否还幸存？确保它们被识别，年轻人或许
非常有创造力，喜欢改变旧的传统，创造新的，这
些也将成为新的遗产。世界在变化，所以总会产
生出新的遗产来。当然，也需要识别出哪些是新
的遗产，哪些是旧的。如Ｆａｄｏ，原初是１９世纪工
人的哀歌，但现在不再是１９世纪了，工人也不同
了，情况变化了，现在Ｆａｄｏ已经由哀歌变为了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ＩＣＨ。所以Ｆａｄｏ就存在于一
个非常不同的语境中了。
彭兆荣：在欧美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中，有特别

的案例吗？

Ｎｅｌｓｏｎ：Ｔｉｆｆａｎｙ，这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品
牌，生产珠宝、家具、装饰，如彩绘玻璃，都是手工
的，非常贵的。Ｔｉｆｆａｎｙ利用了艺术和手工艺运动，
将传统的手工艺商业化，使之成为时尚流行，Ｔｉｆｆａ－
ｎｙ这个名号因此也成为高品质手工艺品的保障。
它建立了大公司，拥有自己产品设计的版权，版权
变得尤为重要，还有了行会，垄断着他们产品的版
权。你不能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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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我妈妈出生的那个时代，人们倡导一
种自己动手的价值观，比如自己做衣服而不是用
机器做，自己种食材，不是被迫，而是刻意选择。
当时非常流行这样，而且越来越流行。现在这种
时尚变得商业化了，叫做“定制”（ｎｉｃ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定制是非常稀有的。
彭兆荣：行会是否更合适手工业，而不太合适

歌舞等ＩＣＨ形式？
Ｎｅｌｓｏｎ：也是合适的。有一个世界闻名的日本
人，住在大阪，非常老了，他拥有一个木偶表演团
体（类似于行会），享有世界声誉。２００３年我参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刚刚公布了ＩＣＨ的公约）
会议时写过一篇论文①，当时会议邀请了全球不少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

如何来操作这个公约，如何从如此多不同的文化、
文化体系中找到要去保护的，以及如何保护的方
法。我介绍了日本的行会制度，他们已有一两个
世纪的经验。
我认为，当时日本一个已经成熟的申遗项目

就是净琉璃文乐木偶戏（Ｎｉｎｇｙｏ　Ｊｏｈｒｕｒｉ　Ｂｕｎｒａｋｕ），
他们拥有一个差不多有５００多年历史的表演团体
机制，通常为上层社会表演，表演团体团结如一家
人，一起维系着这种表演活动。通常是三个人，每
人操作一个木偶，藏在舞台后面，观众就只看到木
偶。其中一个负责扮唱各种不同的角色，包括男
女老少，他的表演简直令人叫绝，象梦一样，其他
的则参与其中。这绝对是一个完美的ＩＣＨ，因为
国家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传统，而且行将消亡，极
为稀有。二十二、三年前我住在大阪，从加拿大一
位有名的人类学家朋友（做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
那里听说，净琉璃文乐的传承人问他是否能帮忙
寻找制作木偶时的一种稀缺材料———用来连接关
节的鲸须（ｗｈａｌｅ　ｂｏｎｅ）———这是唯一可以让木偶
的动作看起来像人一般自然的材料。因为禁止捕
鲸，在日本已经找不到鲸须了。美国一些爱斯基
摩部落可能是唯一可捕鲸的了，因为这是他们的
传统，得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日本政府希望这
位人类学家帮忙到爱斯基摩人那里找一些鲸须，
但刚好这位人类学家反对捕鲸，所以他不愿意这
样做。但他知道我认识一位北美原住民艺术家群
体的首领，他刚好来自可以捕鲸的爱斯基摩部落，

他们有很多的鲸须堆放在地上。但他们不能出
售，一旦出售就变为商业性捕鲸。这位首领的女
儿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与我女儿同在一间学校。
我们问她是否可以找一些送去日本。她找了三
条，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宣称这是我设计的艺术
品。然后，她辗转多个城市，最后与我们一同把鲸
须送到了那个文乐木偶团体。最终他们修复了很
多木偶，并送我们不少木偶表演的票，这些票非常
贵，似乎是几百美元一张，因为这是世界唯一的。
日本电视台知道了这个故事来采访我们，想知道
这个全球化保护遗产的故事。我给他们画了一张
地图。他们在报道中说“爱斯基摩拯救了日本”，
一个穷人接济了富人。当然，这也带来一个国际
政策与ＩＣＨ保护的问题。美国政府如果看到这个
节目，一定会说格拉本你不能再给日本带鲸须了，
因为这样会刺激日本人捕杀更多的鲸鱼。这是一
个ＩＣＨ内在的故事。可见，行会也是适用于表演
类ＩＣＨ的。
当然重要的是你要找到可以继承的人，且他

们愿意继承，并拥有这个能力。在日本南部有一
种传统乐器，叫“碧瓦”，那里是世界上仍有这个乐
器并且保存得最好的地方。有一位在伯克利学习
音乐学的博士以碧瓦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
他到了这个地方，和当地碧瓦的传承人———一位
老人同住，希望可以向老人了解他的学习经历，以
及如何记录乐谱并传承的过程。当时这名碧瓦乐
师年事已高，耳朵聋了，他还能演奏，但不知道自
己演奏得如何。这位乐师有一个传人，此人热衷
于碧瓦，每周末坐火车去向老人求学。不幸的是，
这个学生的资质一般，学得很不好，但老乐师全然
不晓，因为他听不到。有可能这个伯克利的博士
才是唯一在那位乐师耳朵能听到时准确学习过碧

瓦演奏的人。博士从没告诉大师，也许他的传人
正在破坏这项艺术，不可能继承。可见，ＩＣＨ的传
承有多么困难，事情是怎么一步步的错下去。
彭兆荣：谢谢您给我们讲述了这么多典型的

案例，让我们分享了您的智慧，从您这里我们了解
到西方学者对ＩＣＨ的关注和研究方式，这对中国
ＩＣＨ研究者一定有不少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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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者注，即本专栏的译文《真实性与无形文化遗产》。


